
打开这本书，我们就能读到贵州省玉屏侗族
自治县明清两代几百年间数十位作者的百首
诗词。

这百首诗词，说到底，都是精神产品，都是作
者立足于玉屏的精神产品，都是作者表达并储存
了与玉屏有关的思想感情的精神产品。

精神产品，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存放的时限不
长，而会跨越时空，上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数
千年面貌依旧，甚而面目越发清新，更吸引人。屈
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杜甫
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以及众口相传的
名篇名句，便是明证。

这本“诗词百首”，每一首都是百年以上的精
神“老产品”。首篇为玉屏第一位进士侯位的《晚
眺》，产出已有五百余年了；末篇乃张之洞业师，
安龙人张国华的《玉屏》，出产也超过了一百五十
年。因为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精神产品，虽存放
上百年数百年而不老，读来自然感到亲近。

二二

精神产品可以长期存放，可以不老，可以跨
越时空给人以精神营养，就因为这是人的精神本
质造就的产物。

人是物质的，需要物质产品维持生命，但人
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任何一个人要活得有
意思，有意味，有意义，就必须精神充实。一个人
精神充实，就在于不忘随时充实精神。充实精神，
就少不了精神产品。精神产品，自然须由人的本
质，也就是由精神造就。

人的精神，通俗的说，就是人的思想感情。谁
都知道，诗词是思想感情的记载与传递。这就充
分说明，诗词，是由思想感情造就的，也就是由精
神造就的。用不着多说，精神造就的诗词，本身就
包含了精神。

“诗词百首”中的每一首诗词，无论是明代本
县知名诗人郑逢元心有所动写下的《云中飞凤》，
还是明代杰出诗人杨慎途经玉屏写下的《野鸡
坪》，以及其他各篇，都情深意长。直到如今，它们
都没有变质，没有变味，还能供充实精神的现代
人享用。乃至再过上百年数百年，仍然如此。

三三

不过，诗词这一精神产品的造就，是一个相
当复杂的精神磨练过程。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
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可以看做是
造就诗词精神产品的一番磨练。这样的精神磨
练，实际上也是在磨练精神。

“诗词百首”中的精神产品，我以为造就它们
的就这么“三下”——立足于脚下，放眼于天下，
寄意于笔下。也就是说，书中的几十位作者，双脚
踏在玉屏这方土地上，睁大眼睛注视整个天地，
一旦感受到了那从未有过的激情，便情不自禁地
拿起笔来，写下拿得出手的篇章，也就是这本书
里出产于玉屏的百首精神产品。

何景明的《平溪道中》，王守仁的《平溪馆次
王文济韵》，查慎行的《舟发沙湾》，王士祯的《寄
许竹隐司李平溪馆舍》等篇，便是颇有名气的作
者过境玉屏暂住馆舍而写下的诗词。张能后的
《留别玉屏绅士》，段玉裁的《咏叶山寺》等篇，则
是为官玉屏造就的精神产品。至于玉屏籍作者们
的作品，立足之地自然就是玉屏了。而袁翎的《寿
州署斋》，田榕的《过太湖》等篇，看是玉屏人写他
方或写于他方的作品，但作者的根在玉屏，追述
起来，就同样是出产于玉屏的精神产品了。

四四

《玉屏明清诗词百首》，实际上就是在21世纪
向我们展示明清两代 80位作者在玉屏造就的
100件精神产品。每件产品的成色和形态虽说各
不一样，但都蕴含着精神，完全可供今天的人们
享用，特别是供那些牢记着充实精神的人吸纳。

跟书里的诗词作者相比，我们毕竟出世晚了
上百年数百年。由于物化精神的书面语言有某些
变化，解读他们写下的诗词作品必然出现一些难
点。好在每首诗后都有注释，更有郑孝碧、刘维
桥、刘灿、李荷莲诸位先生的赏析，为我们读懂原
作而吸纳精神提供了方便。

需要强调的是，精神产品诗词蕴含的精神，
是在字面意思里面的，有赖静心挖掘。书里的百
首诗词，无疑包含着精神。至于吸纳什么，吸纳多
少，不是别人的赏析可以代替的，需要自己用心
品读，用心欣赏，用心领受。

精神产品
蕴精神

——《玉屏明清诗词百首》序

杨德淮杨德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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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铜仁诗人的创作比较活跃，
我得以集中阅读了三部诗歌集，分别
是朱良徳的《像河流进入生活》、梁沙
的《我将一次次爱上这世界》、龙金永的
《光源深处》，他们的诗歌写作各具
风貌。

阅读《像河流进入生活》，从
诗集的题目开始。“像河流进入
生活”，这句话融入了诗人朱良
徳对生活、对创作的诸多思考。
诗人用诗行慢慢梳理自我的日
常生活，并由此展开思考。诗人
采用一种娓语式的书写方式来
抒发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从形象角度来看河流通常
具有蜿蜒、流动的形态，它源源
不断地流淌，具有一种动态的美
感。诗人的思绪就像山间蜿蜒流
淌的河流，以一种自然、流畅的
方式融入生活之中，他不追求激
烈奔腾的情感与顿悟般的思想
呈现。如同河流常常给人以宁
静、舒缓的感觉一样，当它进入
生活，也暗示着一种平和、安定
的情感氛围随之而来。

地理之河

在《像河流进入生活》中，我们
看到一条地理之河。诗集以石阡的山水
风物为底色，诗人用大量具有地方特征
的地理名词彰显出其诗歌写作的地域
特色，如“鸳鸯湖”“洗马滩”“仙人街”
等，这些地理意象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标
记，更是诗人精神漫游的坐标。《夜宿高
原茶场》中，茶园虫鸣与高原静谧的并
置，展现了诗人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
哲思；《河闪渡》中，“在神仙洞与鸽子洞
之间/一台挖掘机将声音压得很低”，旧
有的与新生的在这里交汇，但这不是简
单的新旧交替，山间的草木与河流构成
的“不变”空间在悄然发生变化，诗人认
识到“变”与“不变”正是生活的常理；

“我在山上打坐/时间越来越长/我在想，
一个人独自在高处久了/会不会像鸟，随
时可以飞到天上”（《幻想》），就在这少
有人至的山顶，诗人的思想得以展开，
诗人将无人的山顶打造成了属于自己
的一方思想空间。所谓“孤独”，也许正
是思想的起点。

鸳鸯湖、河闪渡、凯峡河、高原茶
场，以及纤绳、唢呐、红豆杉，还有木偶
戏、印染坊、春官说春等等，这是一个极
具贵州山地特色的地理空间，诗人正是
在如此地域书写中建构起了他的空间
诗学。“有时，出行也需要仪式感/比如春
官出行，祭祀延续了千年/从唐，一直延
续到/一个叫坡背村的村寨，祭祀仪式
上/芒神、春牛，乌纱帽/和粉底鞋，一应
俱全。”（《春官说春》）古老的仪式——
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诗人的
诗句中再现，并且他把“文化”中的人作
为重要关注对象，放置在其诗歌中。于
是，我们看到“在方寸之间，在口传心授
之中/几位老人一直在用生命演绎/自己
的一生”《木偶戏》），包括大塘坪制作木
偶的傅师傅与老师傅吴法灵之后的一
代又一代的木偶戏艺人，诗人通过老艺
人演绎的方寸舞台，隐喻生命的轮回与
坚守，将地方民俗升华为普世的生命寓
言。这是诗人地域性诗歌写作非常重要
的一个方面。“木偶戏”“竹编毛龙”“石
阡说春”等非遗元素进入到诗人的写作
中，不仅是地方性知识的诗化呈现，也
是诗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

朱良徳以一个个地理为坐标，构建
了他的地理空间，再在书写中将其转化
为心理空间，赋予其乡愁、归属感与历
史记忆的象征意义；对自然地理的观
照，将其对生活与生命的思考融入其
中。诗人笔下的诸多物像就像河流对于
生态系统一样，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那些具体的地理景观，以及其中的
文化仪式都给诗人的精神生活以抚慰。

时间之河

河流作为核心意象贯穿诗集，既是
物理存在的黔东水系（如龙底江），也是
时间流逝与生命流动的象征。

沙滩之上，一些雨水
避开人间的纷扰，往低处流
在峡谷的低处，汇聚成河流
我顺着水流，沉到了河流的下游
在心里藏下众多河流带来的秘密
一些流水，在绝望中
从高处坠落，更多流水
从低处，抚慰人间

诗人笔下那些更多的不知名的山
水草木，无不来自诗人生活中的地理空
间。它们是鲜明地域特征的组成部分，

也是诗人自然意象的来源，促成了诗集
中的自然意象与生命哲思相互交融。

“大面积的落叶聚在一起，它们/落
在地上草丛里、青瓦屋面上/像一个人在
大山里的自言自语”，在《缓慢》一诗里，
诗人以银杏叶的凋零隐喻时间流逝，在

“心事重重”的凝视中追问生命意义，展
现从个体经验向普遍哲思的升华。这首
诗也像诗集的序言，描绘出一个孤独的
散步者的形象，整部诗集便是他“遐想”
的直观呈现。“小时候，我和母亲进城/一
路上石头硌脚，我们像一条河流那样/翻
山越岭，进入它”（《波浪的纤绳》），诗人
借用渡船连接城乡，连接现实与梦想、
现实与历史，将个人记忆与时代变迁交
织。诗人的书写举重若轻。在《白马走上
山坡》中，诗人巧妙提炼意象，“白马”既
与具体的地点白马寺有关，也是白雪的
精准化用，更是暗含着时间如“白驹过
隙”，也是诗人乡愁的表达。诗人无数次
地在“傍晚，向密林深处走去”，“在山间
听鸣蝉”，他看见“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
来”，“与一棵红豆杉对视”，令他生出诸
多感慨，关于时间的易逝、生命的孤独。
诗人通过他的“山水诗”展示了个体经
验向生命哲思的升华。

语言之河

朱良徳的诗歌语言具有自己鲜明
的特点。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将古典
意境与现代技巧相平衡，诗作语言朴素
内敛，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如《坐
在蔚蓝的时光里》以“院子空着，宛若乡
村无声的梦境”营造疏淡意境；《幻想》
中“灯火长出了潮湿的绒毛”，则以超现
实意象打破日常逻辑；《白马走上山坡》
营造出一个极具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
诗歌意境；《风在吹》用短短的几行诗
句，描绘出一幅空灵写意的中国人文
画。诗人将现代意象融入到他的山水人
文诗的写作中。

诗人擅长通过隐喻与象征拓展诗
意空间。《凯峡河漂流》中“一片叶子在
漂流”与蚂蚁的并置，将自然现象抽象
为对命运漂泊的沉思。在《早晨的鸳鸯
湖》一诗中，诗人不拘泥于某个具体意
象的借用，而是化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整
体意境，在现代诗歌中进行自己的哲性
表达，“曾隐藏于湖边的垂钓者/退藏于
一滴湖水/不在湖水中显现一丝涟漪”，
诗人似乎借鉴了如柳宗元《江雪》等中
国古典诗歌，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诗
性空间，通过鸳鸯湖、小山、人的空间位
置的设置，来展示渺小个体与宏大空间
的关系，从而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朱良徳在《像河流进入生活》中呈
现的姿态是一种孤独沉思的姿态，他走
入山野，走向自然，暂时离开由人交织
而成的网络，以及那些避不开的诸多事
务，外观宇宙，内观自我，凭借自然乡
土，诗人的灵魂得以回归。

《光源深处》是苗族诗人龙金永
的诗集，内收五辑：聚焦、映照、
回望、折射和色散。诗人将物理
世界的概念进行了文学的转化，
用以描绘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观
察与理解。龙金永以乡村经验书
写形成了她的空间诗学，在这
里，村庄是记忆的容器，是情感
的载体，也是诗人抵抗现代性
疏离的精神堡垒。

乡土经验的诗性重构

诗集中写得最好的，无疑是那些
聚焦乡村——诗人的生养之地
的诗歌。她从不同角度进行观
察，用画面感十足的语言来描绘
她的乡村，有村庄的地理、居所
的状貌、乡村生活仪式、乡村生
活景象等等。诗人以贵州松桃苗
族乡村为背景，通过“木瓦房”

“火塘”“溪流”“斗笠”等意象，构建了一
个充满生命力的乡土世界。《我的村庄》
中“木瓦房是村庄低矮的支架/稍高一点
是瓦片上的树梢”，以简洁的线条勾勒
出乡村的空间层次感，将地理景观与情
感记忆交织。这首诗仿佛是诗人进行空
间建构的基点，由此搭建起她的“诗歌
空间”，这个“空间”承载起了她的情感
与想象力，这个“空间”不仅是几何学和
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我的村庄
在山坳，村庄里有木屋，木屋里有神像、
灶台和火膛——更是承载了诗人和族
群的记忆、情感，是诗意的“存在场域”，
形成了诗人自己的空间诗学。

龙金永通过一系列与乡村有关的
物象与仪式，如木屋、木桶、苗绣、扫阳
尘等，连接起了我们共同的情感，并且
激活了我们无意识的诗意回响。“火塘
的右方，我不敢乱动/必须由父亲，取中
柱的东西正位/用三块火砖，一片青瓦/

为神灵，安一个家”（《神坐的地方》）；在
《母亲说》一诗中，诗人忠实地记录了母
亲关于新年灶台禁忌的叮嘱；母亲作为
家中的女主人，也会在新年之前“择一
吉日/将阳尘一扫一扫刷下/再一撮一撮
聚拢，抬往村头/请一炷香，送它们上路”
（《送阳尘》）。属于中国人的敬畏与克制
的伦理美学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得
以呈现与延续，并与当下现代功利主义
形成对照。

在《神坐的地方》《送阳尘》《母亲
说》《一个木蒸桶》《苗绣》这些诗中，诗
人将族群的文化基因融入现代诗歌的
写作中。《打谷》《晒谷》《舂谷》《斗笠》等
诗歌复现了传统农耕文明，诗人通过在
诗歌中对传统农耕文明、苗族民俗进行
书写，探讨了如何通过诗歌保存乡土文
化的“活态记忆”。

城乡迁移中的身份平衡

龙金永的乡土经验书写建立在其
乡土记忆之上，如今的她早已离开乡
村，来到城市生活。诗人在她的诗中也
表达了对当下城市生活的思考。我们在
她的诗中看不到那种城乡二元对立带
来的纠结与焦灼，她对乡村生活的礼赞
和向往不是建立在对城市生活的隔绝、
厌弃之上的。

“把砂砾和金子都装进来/再用一生
慢慢锻打”，“几十年的工夫，足以给/精
致的肉身镶嵌一面哈哈镜/每天带着上
路”（《哈哈镜》），诗中有一种轻松幽默
的生活态度，体现出对城市化进程中复
杂性的包容。毫无疑问，诗人是“山中
人”，对她的族群文化也有着强烈认同
感，但是她并没有因此产生焦虑与不
适，而是保持着一种客观、平和的态度。
面对城乡差异，她不断调试自己。“不妨
抛出/一道经线，一道纬线/定位一个标
点，让空具备镜子的骨架”（《空镜子》），

“在这方小小的土地上/群山，着实是天
然的屏障/能逃的方向，就是天空”（《交
由群山看守》）。诗人并不固守过往乡村
生活的经验与苗族文化，虽然这些给了
她一个稳定的精神内核。

龙金永形成了自己的乡村经验书
写的范式。乡村生活经验是她的情感养
料，她没有沉溺其中；后来的身份转换
也没有带给她任何的不适与焦虑，写作
并未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窠臼。她的诗
歌写作传递出平和与自洽。

龙金永的诗歌写作在当代乡土诗
歌谱系中自有它的位置，她既以一种质
朴纯粹的写作延续了诗歌的乡土抒情
传统，又以苗族身份和现代性视角拓展
了书写边界。诗人曾说：“平凡正是潜在
的光芒”，她在平凡，甚至平淡的日常生
活中，发现了光的五彩斑斓。她的写作
是对琐碎日常的诗性升华与精神救赎。

相比前面提到的两位诗人，
梁沙年少许多，她的诗歌写作更
具青年写作的特点，显示出其对
自我身体与身份的关注。年轻的
诗人超越地域的局限，触及普世
生命议题，为贵州诗歌注入女性
视角的活力。

生命本质的多元叩问

女性写作者常会通过书写女
性的身体和独特的经验来构建女
性形象，并确认自我的写作身份。
梁沙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有着较为
明确的认识，其在早期进行诗歌
写作时，便有着对女性身体经验
的直接观照，她作为诗人的敏感
从其诗歌对疼痛的书写反映出
来，诗人由此开始对女性书写的
探索。

在诗集中，多有独属于女性
的身体意象出现，这在同年龄的
诗人中似乎并不常见。其中，对疼
痛的观照与书写尤其突出。独属
于女性的痛感被烙在生命之中，
这是一种天然的、由内而外的疼
痛，直击人的精神深处。伴随着成
长，诗人对疼痛的理解在逐渐加
深。“女书”一辑中，诗人聚焦女
性，敏锐把握女性的伤痛与生存
困境。《女人的身体是个巨大的容
器》以身体为容器，隐喻女性承载

的生命之痛与社会规训的矛盾；诗人关
注到寄居在城市角落的“女邻居”，写出
女性隐忍的力量与付出（《女邻居》）；

“在工厂生孩子的女人”虽然像牛一样
吃着草，却能挤出能量给予孩子与家庭
（《在异乡》）；“母亲的话像河水，缓缓流
淌/母亲说骨头搅碎时/庞大的痛便从体
内涌出”（《新牙》），即使面临生命之痛，
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女人常常是
沉默以对，选择在梦里倾诉。

……
我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和母亲说话的时候
就像捧了一只白色的碗，碗里装满水
我的心思晃荡一下
水就从母亲眼里洒出来

《母亲说》在诗集中比较特别，诗人
用意象“一只白色的碗”将似乎散乱的
细节攥到一起，在叙事中完成抒情。情
感的抒发与主题的表达相得益彰。

梁沙诗歌中有许多自然意象，有对
田野、河流、炊烟、植物等自然意象的细
腻描写，通过自然景物的枯荣隐喻时间
的流逝与生命的循环。《一场冰雹后》通
过无花果芽、樱桃花、豌豆荚等意象，将
生命融入自然场景，传递诗人对生命盛
衰的思考；在《在阴影里》中对自我的思
考通过苔藓这一意象达成；在《春色》一
诗中，在由春雨、绿肥、杜鹃、无花果树、
洋芋新苗、韭菜新叶构成的春日图景
中，诗人完成了对新生命的礼赞：“两岁
小孩儿的语言像枝头新芽/悄悄长大，膨
胀，迸裂出五颜六色的芬芳/而我们总是
在喧嚣里集体失语”。

《人间书》一辑是梁沙对乡愁与亲
情的具象化书写，是她的故土记忆，诗
人用独特的意象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
其中，“疼痛”被诗人反复书写。《深夜，
千里以外的疼》以老狼狗的伤口隐喻乡
亲的艰辛，将乡愁具象为“泥土里的草，
一半枯黄，一半翠绿”；“我不敢走回梦
里/我看到父亲腐叶一样黑的眼睛和磨
损的铜牙/他咬着旧报纸上我的名字，并
且咀嚼/——用村里的癫子撕扯生肉的
力道”（《水里的梦》）；“我走了很多错
路，患风湿的脚在风里颤抖/我就要无法
直立行走了，母亲/人们和石头一样坚硬
的目光/刮得我的骨头硬生生地疼”（《这
城市的风薄凉如秋》）；“苦艾的孩子从
头到脚都是祖辈的颜色/在钢筋水泥的
城市扁桃体发炎/疼到说不出一句话，痛
到咳血”（《无法治愈》）；在《我知道，我
将一次次爱上这世界》中，年轻的诗人
书写深切疼痛感，表达她内心的迷茫，
也唱出内心的执着：“我知道，我将爱
上这世界/穷极一生。一次又一次”，这
是青春心灵给予世界的回应。梁沙的
诗歌在抒情方式上带有青春写作易感
的特质，不难看出，诗人试图用“疼痛
书写”来挣脱青春抒情纤弱的努力。这
也成为梁沙诗歌写作女性主义表达的
突破口。

青春写作的诗学探索

梁沙的诗歌情感密度高，正如诗人
赵卫峰所言：“情感在她的写作中始终
处于心脏般的位置，对于情感的种种发
现开掘、琢磨玩味和审美判断几乎构成
她诗歌写作的全部，也可谓其诗歌最重
要的鲜明特征。”诗人的抒情方式在不
断的探索中发生着变化。

诗人敏感多情、婉约温暖的抒情形
象建立在对“你”的倾诉中，“你”既可以
是一个实在的客体——一个情感倾诉
的对象，也可以是主体客体化，即诗人
将自己视作情感表达的对象。其中有对
青春生命经验的讲述，也有对故土记忆
的重构。总体而言，梁沙早期的诗歌更
多的是书写“小我”的思情，稍后的写作
视野则有所打开，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
阔的外部世界。

如果说对存在困境的微观化书写
是当下青春书写的一个共同特征的话，
梁沙则尝试着用生命经验的书写强化
其对性别身份的认同，她通过意象的创
新与重构来凸显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印
记，特别是其对疼痛的书写成为她诗
歌写作的符号化特征。但是，诗人在处
理情感时，偏爱通过意象叠加来强化
情感冲击，这使得她的诗歌呈现出碎
片化的叙事风格，导致一些诗歌结构
松散。梁沙的这种抒情的方式尚需要
进行不断地调试，在叙事性与抒情性
之间找到平衡，解决其写作中的“叙事
断裂感”问题，真正建构起自己的诗性
逻辑。

在梁沙迄今为止的诗歌写作中，我
们看到她对青春疼痛的书写，以及超越

“疼痛青春”书写的努力。作为贵州“90
后”诗歌群体中重要一员的梁沙，她的
诗集《我将一次次爱上这世界》既保留
了青春的敏感与迷茫，又展示出她正通
过哲学思考与形式探索走在成熟之路
上，为青年诗歌写作提供了范本。

通过阅读朱良徳、龙金永、梁沙三
位诗人的诗集，可以窥见铜仁诗歌写作
的一斑。他们风格各异的诗歌写作源自
于他们不同的生命经历与审美情趣，多
元化的文学写作应该是读者所期盼的。
同为来自石阡的诗人，朱良徳、梁沙的
写作体现出文学写作的代际传承，这是
文学的力量。我们需要以创作与行动共
同构建地方文学生态的繁荣。

庄鸿文

建构各具风格的诗性空间
——朱良德、龙金永、梁沙诗歌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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